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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蝦蝦蝦 

    我其實一點都不喜歡水晶蝦，覺得牠們過於敏感、脆弱、難以豢養。但我並

沒有對大正表達過任何反對的意見，因為大正都知道那些，他只是不當作一回事

而已。他認為問題是可以克服的，他有能力把水晶蝦養活。 

    他把閒置在桌下許久的魚缸拿出來，清洗乾淨，在裡面鋪一層碎石、注入清

水，然後裝上照明、打氣、過濾等等各種設備。由於距離上次使用這些器材，已

經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對大正來說，很多東西都跟新的沒兩樣。我們兩個人笨

手笨腳，東拼西湊，一個零件裝錯了就重新來過，如此來來去去，耗掉了整個晚

上。 

    等到終於弄好的時候，已經是凌晨三、四點了。 

    我和大正坐在床上，看著安置好的水族箱，內心隱隱然的有種莫名的雀躍

感。 

    「蝦子什麼時候到啊？」我問他。 

    「明天吧，」大正說，「我問了賣家，他說蝦子差不多明天晚上會到。希望

宅急便可以準時。」 

    「你想睡了嗎？」大正問我。 

    「不想。」我說。 

    「那我們就坐著吧。」 

    他把房間的日光燈關掉，讓水族箱上的燈獨自照明。水體反射光線，在後頭

白色的牆壁上映出一波一波的光紋。我不知道為什麼，一瞬間突然感覺那些光紋

是實體的存在，像貓一樣，有種很想要伸手去碰觸的衝動，然而當我起身往光紋

抓去以後，碰到的卻只是冰冷的牆面。 

    「你在幹嘛？」 

    「沒什麼──」我把手縮了回來。 

    「還是睡吧，」大正把我拉回床上，「我明天還要值班。」 

    我和他一起躺了下來，雙腳垂掛在外頭。 

    「你先睡吧，明後天都放假，蝦子來的話，我可以幫你收。」 

    大正於是縮進被子裡，閉眼側身，靜靜的睡去。 

    我和大正是交友軟體上認識的。那段時期，我不明所以地陷入一個情緒的空

洞裡，生活糜爛、晚睡，並且沉迷於性。總是無止盡的躲在軟體裡約炮，或者經

常騎車到寧夏夜市附近的 Aniki，參加那裡定期舉辦的派對；我在那裏認識了一

些人，也與一些人失散。老實說，我已經記不得大正是我的第幾個對象了，我根

本無心去計算這些，我甚至懷疑，當對於性的渴求已經大過於其他的時候，還有

誰會記得這些？它們就像滿溢在傷口邊緣的淡粉紅色組織液，成群大量的湧出，

無暇被擦拭。 

    和大正約上的那天晚上，我剛和一個很要好的異性戀朋友吵了一架。他指責

我是在刻意廢棄自己的生活，因為我根本講不出使自己陷入如此空洞的原因，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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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再地讓負面的能量擴張循環，自溺在頹廢的世界裡，無藥可救。我不知道如

何說明自己的感受，對於他的指責，雖然覺得他的話是對的，但內心一直有種，

「你是能懂什麼」的憤怒感；我告訴他，像他這樣每天活得好好、無憂無慮的人，

憑什麼來指責我，就算是我刻意廢棄自己的生活，但那畢竟也是我自己的事，憑

什麼由他來管。 

    我在這種憤怒又低落的情緒之下，和大正約上，來到現在我所在的他的房間

裡，和他做愛。做愛的一切，極其普通，事實上，整段過程之中，我都竭盡可能

地放空自己，好讓當晚憤怒的情緒能夠透過做愛而消逝掉。 

    我在他的房間裡過了一夜。隔天臨走之時，不小心在他的衣櫃裡瞥見了一套

警察的制服。當下我非常地驚訝，但我並沒有讓這樣地驚訝顯現出來，只是靜靜

的穿好衣服，與他道別後，靜靜的離開。 

    後來我們又約了幾次，才終於確定他警察的身分。他要我叫他大正就好，不

要叫他的本名，他想把自己分成兩個部份，並且嚴格的不讓這兩個部份相混。工

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我只在他的生活之中與他相識，而非工作。 

    大正把這條界線抓的很分明，要我遵守，即便到後來我們決定在一起，他的

生活大量被我介入之後，情況也未有改變。 

    起初當然很不適應，甚至為此跟他吵了幾次架，但吵架並不能改變什麼。我

告訴他，我並不覺得我的越界，會對他的工作造成干擾，如果真的有所干擾，承

擔者並不會只有他一個人而已。他反駁，說我根本不清楚警察的身分，認知與實

際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我認知並不代表我能真實的體會。兩者即使有其重疊的部

分，但是大部分宣稱自己認知到某樣東西的人，都不是真實的體會。我和他各自

站在兩條平行線上撕吼，問題始終只有歧異，沒有共識。 

    於是當我發現掙扎再無用的時候，我就放棄了。與他爭執的時候，我總是先

舉白旗的那方，放棄爭辯、選擇了妥協。 

    大正突然間動了一下，像是夢見什麼可怕的東西，卻又隨即恢復了平靜。這

時已經接近六點，我起身把魚缸上的燈關掉，那些波動的光紋也隨之消失。二手

的打氣機馬達發出低頻的嗡嗡聲響，這聲音在闃靜的清晨，顯得特別的惱人。我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特別的沒有睡意，從掛在衣帽架上的外套口袋裡掏出一包菸，

走到外頭抽了起來。 

    大正不喜歡我抽菸。大概是他的工作環境總是有人抽菸的緣故，抽菸讓他想

起了一些他厭於打交道的人物，然而他也知道那些大都是他內心的刻板印象而已，

於是為了能夠說服我，他改以健康為由，開始約束我。這招式很賤，既以健康為

由，我是真的很難反駁什麼，只好減少抽菸的量，或者就乾脆別當著他的面抽了。 

    我邊抽菸邊看著天空開始變亮，直到抽完菸，把菸捻熄、握在手裡，想走到

附近的早餐店買早餐。我延著巷內整排摩托車，走到約莫兩百公尺外的早餐店，

點了兩份蘿蔔糕，和兩杯溫豆漿。老闆娘很熱情的招呼我，因為經常來的緣故，

我們很熟。 

    她問我最近過得如何，和我的隔壁鄰居處得好不好，怎麼最近沒看到我和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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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來──老闆娘口中的鄰居指的就是大正，大正是我的鄰居，有個在外地工作

的女朋友──我笑著跟她說，都還好啊，和平常沒兩樣，只是他最近好像比較忙

而已，我來，順便幫他帶一份早餐。 

    在一連串應答之後，早餐做好了。我兩手各提一帶，又慢慢延著一整排的摩

托車晃了回去。回到房間的時候，大正正在穿他的制服。 

    「拿去吧，你的早餐。」我提著早餐，在他面前晃來晃去。 

    「你怎麼這麼早？」大正問。 

    「沒睡，睡不著。肚子餓就跑去買早餐。」我把早餐放下，幫大正扣上左手

袖口的釦子，「今天什麼時候回來？」 

    「不知道，同事跟我調班，晚上要去臨檢。」他把外套穿上，穿好鞋子拿好

早餐，就往門口走去，「你快去睡覺啦，晚上記得幫我收貨。我留兩支手機，他

應該會打電話給你。」 

    「欸，你記得喔──」 

    門關上了。我突然很想睡。於是把早餐晾在一旁，躲進被窩裡，倒頭睡去。 

    醒來的時候已經接近傍晚，天色很快就暗了下來；室內光影逐漸收縮，從窗

戶離開。想來其實滿特別的，在一天之內看著天空變亮又轉暗，中間的部分卻徹

底消失，像失去一部份的記憶，或者是找到某個蟲洞的入口，能夠在不同的時空

之間來回穿梭。我鑽出被窩，雙腳著地坐了起來，看早餐原封不動的擺在魚缸的

旁邊，魚缸裡的水透過過濾器，不停的流動著，但是裡面卻連一個生物也沒有。

我走近魚缸，把早餐打開；冷掉的蘿蔔糕上浮著一層油，並且沾滿了整個盒子，

紙盒的盒蓋上，全是一塊一塊的油漬。 

    看見油漬，我突然間想起了大正告訴過我的一件事。他說，魚養久了，水面

上頭會浮現一層半透明的油膜。形成油膜的原因，大致上是飼料裡面所含有的油

脂、動物的排泄物，或是空氣中的懸浮微粒所造成。如果不想逐一清理這些表面

油膜的話，就得花錢裝一個油膜處理器來過濾；然而有一種魚會吃這些油膜，叫

作「女王燈」。我其實對於這東西感到相當的疑惑，為此大正還上網找了圖片給

我看，牠們小小隻的，身體是粉紅色的半透明狀。看著浮在蘿蔔糕上頭的這些油，

我想我沒有吃的必要，因為我畢竟不是女王燈。 

    有的時候我想，大正腦子裡的這些養魚知識，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又為

何而建立的。比起他的身分，或者其餘他所知的一切，我其實更為他所擁有的這

些養魚知識所著迷；因為相比之下，我似乎什麼也沒有。有一回夜裡，我們躺在

床上聊天，談及此事，他笑著說我一定也有在行的事，我問他是什麼──寫企劃、

準時上下班、被老闆罵，還是做一個精美卻沒內容的簡報，以便公司會議的時候

撐撐場面，哪一個？不知道為什麼，我當下很認真的質問著他這些問題，問完之

後，被他罵了白癡。罵完後他笑了，他笑得很開懷，好像我真的講了一個很好笑

的笑話一樣。 

    此時手機響了，是宅急便的送貨員。他的口氣極差，要我「馬上」出門領貨。

於是我急忙從皮夾裡掏出兩張大鈔，踩著拖鞋跑出門外。開門時，看見送貨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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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上寫滿了不悅。王永正嗎？他問。我點頭，而後在單子上簽收，把錢給他，捧

著一個小箱子轉身走回房間。 

    在這個箱子裡，就是大正一直心心念念著的水晶蝦；牠們被裝在一帶灌滿空

氣的塑膠袋中，數量約莫有二十隻左右。我把袋子浸入魚缸的水裡，稍待幾分鐘

過後，才解開橡皮筋，讓牠們真正進入魚缸水中。我把照明燈打開，看見牠們不

知道為什麼，全部都聚集在過濾器下的一塊黑色海綿上不動，也許是過於緊張的

緣故，或者有什麼其他的原因，我查覺不到，而我也並沒有告訴大正這件事，畢

竟他在工作。界線一直都在那裡，怕他又因為我的越線而生氣，只能默默的祈禱

蝦子們不要因為我的關係，在大正回來之前死掉。 

    我把垃圾收拾好之後，坐在地上看著水族箱。超白玻璃的透光度極高，水體

像是被空氣一樣包裹著。我看著眼前的一切，突然間有種如釋重負之感，鬆懈下

來之後，才發覺自己真的餓了，想到街上的超商買點東西吃。 

    我在超商隨便拿了個微波食品，坐在店內座位，隔著一面厚厚的玻璃面向外

頭吃著。也許是太少關注周遭的模樣了，我才發覺玻璃外的世界不知道為什麼極

為的湧動，像是正在醞釀著什麼大事一樣。人流和車流穿插交疊，無數招牌雜亂

的亮著，燈光把整個黑夜撐了起來，所有的東西都在這條長長的街上一同被翻滾，

一同被淹沒。而後我的視線向外、向下，移動到對面某個不大的巷弄口，看見一

名小男孩，背著書包、站在明晃的路燈之下。不確定他在做什麼，像是在等人。

等著他的家人，媽媽，或者爸爸。 

    我的視線一直定在當下。一直到那男孩離開，不在那路燈下之後，我仍然看

著同一個地方許久，很想也走過去，在光底下站著。 

    但是我並沒有那麼做。總覺得那光屬於那個男孩，而不是我。 

    我把桌上的垃圾丟進垃圾桶以後，離開超商，回家。 

    回到家，看見大樓的感應門開著，整棟樓連一盞燈也沒有。詢問路過要出門

的住戶，才發現是大樓跳電了。 

    我無奈地走進房間，裡面黑漆漆的什麼也看不見，突然間想起魚缸裡的那些

水晶蝦，連忙打開手機的光，對著水族箱照。過濾器停了，馬達的低頻聲消失，

蝦子仍然群聚在那塊黑色的海綿上不動。確定蝦子安好以後，我靠著手機的光，

環顧了整個房間，發現就連窗外也無法透進一絲微弱的光，這下我真的什麼都不

能做了，連洗澡也無法，看著手機電量僅存二十，索性整個人躺在床上，對著天

花板發呆。 

    其實這已經不是第一次整棟大樓停電了。記得上次停電，我正在洗澡，身上

還全是肥皂泡泡的時候，電瞬間就沒了。我在浴室裡不停地罵髒話，大正拿著浴

巾跑進來要我趕快沖一沖出來就好。出來以後，我們什麼事都不能做，房間內好

黑，也放棄使用手電筒照明了，於是我們就躺在床上聊天。聊到他以前養魚的經

驗時，他突然間告訴我他想養水晶蝦。我問他為什麼，他說他很喜歡水晶蝦那種

幾乎透明的身體，雖然很脆弱。 

    「但是你不覺得很好玩嗎？」他側身對著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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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玩？」 

    「那種可以將一個東西看透的感覺。」 

    「牠們可以活多久？」我問他。 

    「一年而已。」 

    「但是如果養得好的話，牠們會繁殖，不必擔心消失。」 

    「那你知道怎麼養嗎？」 

    「我以前養過啊！但是那時候要搬家，就送人了。」 

    「我其實比較想養狗。」 

    「狗嗎？狗滿可愛的啊！但是狗還需要帶出去玩，需要陪伴什麼的，要花很

多時間，很麻煩。」 

    「我沒有說我要養啦，我只是說我想而已。」我硬是笑了一下，「你想養水

晶蝦的話，就養啊。我可以幫你弄。」 

    「過一陣子吧，到時候再來弄一個很漂亮的魚缸。」 

    我記得後來他還問我怕不怕黑，我告訴他我其實有點怕黑。但並不是像幽閉

恐懼症那樣，極端的怕黑。小時候特別怕黑，長大之後就沒有真的那麼怕了。只

在面對那種極度幽深的黑暗，並且一個人的時候，會感到恐懼而已。他問我為什

麼，我不知道為什麼。就像現在這樣，我不知道為什麼，望著黑暗，竟然開始想

念起大正。 

    這真是一個老套的概念：黑夜裡因為孤單，想起遠在他方的伊人。但我似乎

就真的是一個這麼老套的人。老套到，甚至想用僅存的手機電量，打電話給大正。

我輸入他的電話號碼，真的把電話撥了出去，接通聲響了幾次以後，總是轉接語

音信箱。雖然這是一個可預知的結果──大正工作的時候從來不會接我的電話─

─但我還是又試了幾次才放棄。 

    把手機丟在一旁。我開始不明所以的大哭。 

    認識大正以來，這是我第一次大哭。空虛感一瞬間襲上來，淹沒過我的全身，

好像又回到認識大正以前，那段很空洞、很空洞的時日。然後開始質疑起自己，

不知道自己為什麼甘願躲在大正的生活裡面，像蟲一樣一直寄居著。不止一次，

有一個聲音尖銳地在我耳邊反覆地質問著：「為什麼、這樣做有意義嗎？」之類

的，其實已經被回答完的問題。答案就是，不知道，和沒有。不知道為什麼、沒

有意義，但我就是如此而已。 

    大哭了幾分鐘以後，眼淚終於止住。我想騎車到 Aniki找小 b。 

    小 b是那裡的櫃檯人員，是個很熱情的零號。雖然娘炮和死 gay這類標籤在

他的成長過程裡，從未缺席過，但是他很勇於與外界不同，勇於在社會各個層面

裡活躍著，這點與我或者是大正，都很不同。我其實很羨慕像小 b這樣的人，他

們的陰性特質，由內在與外在相一致，不用任何的掩飾，習於讓光直接照射進自

己的身體裡，雖然內部也有屬於自己的黑暗，也並不是所有人都接納這樣的透明，

但是至少，他們被看得很清楚。 

    第一次來到這裡的時候，我非常記得自己內心其實非常的忐忑，忐忑源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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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人對於這個地方的描繪，源自於猜測，但是當我一踏進店內，遇見小 B以後，

很多的疑慮似乎就消失了。雖然熱情地向客人介紹場地以及規則是他的職責，然

而那種遠多於例行公事的熱情，卻有的時候，可以很輕易地讓人卸下心防。 

    我騎車在夜裡的台北逛。夜裡的台北其實並不像許多電影畫面那樣，空蕩寂

靜，特別是在圓環這一帶，人車仍然流淌著、宣洩著白天日常裡，過分產出的焦

躁與不安。車騎到寧夏路上後，我在一棟大樓門口停下，把車停好，走進大樓的

電梯內，按下 B1。電梯門開後，我看見小 b，就在櫃檯的地方，滑著手機。他沒

有看見我，於是我走到櫃台，拍了他的肩。 

    我說：「欸。」 

    「欸幹！你怎麼在這裡？」小 b 抬頭，驚訝的看著我。 

    「幹嘛？不歡迎我喔？」我開始轉身，「好啊，我現在走。」 

    「北七。」小 b抓住我，開始扭動他的身軀「你好久沒來惹，好想你喔。」 

    「屁咧。什麼訊息都沒傳。」 

    「真的啦。」他開始跺腳。 

    「好咩。相信你一次。」我笑了一下。 

    「最近客人越來越少了。」 

    「為什麼？怎麼了嗎？」 

    「臨檢啊！你沒看到新聞嗎？最近好常來臨檢，煩死了。」 

    我搖搖頭。 

    「你要進去嗎？」小 b問。 

    「不進去我來幹嘛？」 

    「來看我啊，你不想我嗎？」小 b 嘟著他的唇，作勢想要親我。 

    「不要鬧了啦！」我們都笑了，「錢給你。」 

    小 b收了錢，給了我一條防水的感應紙手環：「你應該知道怎麼走吧？今天

有活動喔，要脫──光，嘿嘿。」 

    看著他猥瑣地笑著，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特別的熟悉。 

    「你可以再北七一點。」我轉頭笑著對小 b說。 

    我走進更衣區，脫去衣服，用手上的感應器打開衣櫃，放入衣服後關上，接

著拿了一小條毛巾，略過蒸氣室，走入浴室洗澡。 

    這裡的一切都沒有變。一切都如同我第一次來的時候那樣。人流在不同的區

域之間穿梭、佇足、凝視或打量著對方。我們所有的人，全部赤裸，外在全然的

透明，原始的慾望充斥在黏稠的氣息裡，偶爾流動，偶爾大量的停滯。 

    洗好澡後，我往地下二樓走。通過小房間區、和大暗房區，來到主題活動區。

越往裡走，音樂聲越大；重低音的節奏，一拍一拍的震動著耳膜，刺激腦部，身

體內全部的臟器，皆灼熱的跳動著。主題活動區外站著幾位服務人員，他們在發

放頭套，所有入場者，都須戴上頭套，把自己屏棄在場區外後，才得以進入另一

個世界。 

    Aniki 的內部，並不是全然的黑暗，他們將螢光條塞在牆縫中，讓微弱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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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引著人走。然而其實那裡所有的木板牆，都是有縫隙的，平日的日光燈一照，

看上去就只是一般的線條而已。 

    我在裡頭走著，並沒有打算做些什麼。裡面的人形形色色，高矮胖瘦都有。

他們在角落親吻，撫摸著彼此的軀體，領著對方走入暗房內進行一場又一場無止

盡的歡快，細微地呻吟聲像霧一像，虛虛實實地密佈在噪動的音樂聲之間。人心

漂浮在半空中，一會兒向上攀升、一會兒向下墜落；然而墜落並不致於觸地，在

這裡，不會有人觸地，因為摔毀是外面世界的事，雖然隨時都可以發生，但在這

裡，那也是相對遙遠的事。 

    後來，有一名看起來像是學生的男生向我走過來。他的皮膚白皙，肩膀並不

寬闊，然而身上卻隱約看得出一些肌肉的線條。他伸手一把抓住我的陰莖，開始

輕微的搓動。接著他全身向我傾斜，頭湊了過來，想要吻我。我用手抵住他的腹

部，摸到了一些清楚深刻的刻紋。他似乎不解我抵住他的原因，我看不清楚他的

樣子，但是沒多久，他便側身與我交錯而過。 

    當下我並沒有想要抓住他的衝動，以前的我會，我會想抓住他，把他拉進暗

房內，清清楚楚的感受他的身體一番。我沒有這麼做。因為我清楚知道，我來這

裡，並不是為了找他。 

    不知道又過了多久，我開始往回走，想走回浴室沖澡，穿上衣服後去找櫃台

小 b。但是當我走到一半的時候，周遭和前方開始起了一些異於剛才的騷動。這

時，聽見有人在路口處喊著：「臨檢」之類的話，有人開始走往更衣室，想把衣

服穿上，也有人就只是站著，看似早已習以為常。 

    隨後有十幾名警察，從入口處疾步貫入，要我們都待在原地，並且分頭進行

盤查。我用小毛巾把下體遮住，在原地站了一會兒，一名警察的身影出現在我的

正前方。我抬頭一看，發現是大正。 

    他穿著警察制服，嚴肅地矗立在我的面前。 

    「身分證號碼給我。」 

    看得出我們都很震驚，但是他似乎特別地故作鎮定，雖然語氣裡有點顫抖。

我隨即報上我的身分證字號，他在一台機器裡點了幾下之後，突然用力地抓住我

的手臂。我感受到他的手掌烙印在我的皮膚上，以及隨之而來地一種極為肅殺的

氣息。 

    「你可以走了。」他說。嚴正的語氣，像是在命令我非得這麼做不可。 

    我沒有看他的臉，只感覺他的眼神徹底地將我釘住，像是幾乎要把我看穿一

樣，讓我有種犯罪的錯覺。 

    接著他往後走，繼續盤查下一個人，但是我卻仍然愣在原地，久久站在那，

像是死掉一樣，動也不動。過程中，我腦內的資訊量在瞬間爆裂開來，我開始回

想一切原由，想回過頭來向他解釋我身在此地的原因。我想告訴他，家裡停電了，

他心愛的蝦子被我放進魚缸裡後，全部聚集在黑色的海綿上不動；我想告訴他，

我在附近的的巷口看見一個男孩，他站在路燈底下，不知道為什麼，我也有站在

那底下的衝動；我想告訴他，我在全然的黑暗裡獨自大哭了一場；我想告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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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打了電話給他，但是他沒接；我還想告訴他，我想他。 

    然而我一句話也沒開口。 

    所有的話梗在喉嚨處，上不去也下不來。我感覺我失去了所有能夠說話的能

力，像個啞巴，卻連手語也不會。我所擁有的一切，都被他的眼神給釘死了。 

    並且我在剎那間，才突然意識到，原來我和大正，竟然可以如此的不同，如

此的對立。 

    我就這樣站著，直到所有的警察離開，周遭地一切恢復平常為止。 

    我穿上衣服，走到櫃台，在小 b的旁邊坐了下來。 

    「怎麼？不玩了嗎？」他問，「不要管他們啦，他們這麼常來也不知道是要

幹嘛，一堆客人都被嚇跑了。」 

    我什麼話也沒說。 

    「欸可是，你不覺得剛剛有一個警察還滿帥的嗎？」他興奮的推我。 

    「誰？」我的身體隨著他推我的頻率來回晃動著。 

    「有一個啊，我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啦！唉。」 

    「大正。」我小聲的在嘴邊說。 

    「什麼？你剛剛說什麼？」小 b轉過來看向我。 

    我直視前方，平淡地否認：「沒什麼啦。」 

    「你今天上班到幾點？」 

    「現在幾點？」 

    「五點半吧。」我其實根本不知道時間。 

    「那再半個小時就好。你陪我坐一下，我好無聊。」小 b 將頭斜靠在我的肩

上。 

    「欸，下班後我們去吃早餐好不好？」 

    「好啊，我沒事。」 

    「嗯。」 

    我們根本不知道坐了多久，時間像是徹底凝滯一樣，地下室看不見外面的光，

我們察覺不到時間，也根本無心於察覺。直到小 b的同事出來交班的時候，我們

才意識到，原來都已經六點多了。 

    我和小 b到附近的永和豆漿吃早餐。以前我們也經常這樣，我等他下班，兩

個人對坐，吃著早餐。小 b會點滿整桌各式各樣的餐點，然後用他略帶尖銳的嗓

音說：「開動吧！」開動之後就是一陣狂吃，完全不顧對座的我，或是店內其餘

的客人。第一次見著如此景象的時候，內心不免想著：這人也太做自己了吧！然

而同樣情形經歷了幾此以後，就會發現，這其實就是他啊。眼前這個大吃大喝的

人，小 b，這就是他。 

    「欸說真的，你為什麼又突然出現啊？」小 b 塞了一顆煎餃進嘴裡，「我還

以為你不會再來了，想說你有可能交到男朋友，或是有別的原因不敢來。」 

    「我其實一直都很想來吧，來看你或什麼的。」 

    「那為什麼之前都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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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空吧。」我拿著筷子，在醬油膏裡胡亂畫著圈。 

    「北七喔，不要給我在那邊找藉口喔。」 

    「真的啦！」 

    「呷塞啦！」 

    「你才呷塞。」我用手掌堵住小 b的嘴，「欸你知道嗎，我其實滿羨慕你的。」 

    小 b把我的手撥開：「羨慕什麼，是忌妒吧！忌妒我太美，吸引太多男人。」 

    「羨慕你這麼自由。」 

    「少來，你一定是羨慕我太美。我還記得你第一次來的時候，好土好蠢。」 

    「那現在呢？」 

    「還是一樣啊！蠢死了。」 

    「幹！你死定了。」 

    吃完早餐我們分別，陽光斜灑在我們身上。如果沒人告訴我太陽是從東邊升

起的話，身處於城市裡，我根本不知道它是從哪冒出來的。 

    我騎著車，又在附近晃了一下。寧夏路、圓環周遭的人車再度滯跌，生命又

開始焦躁了起來，而我卻累了。 

    回到房間的時候，已經十點多。大正早已離開房間，上班去了。我檢查了一

下燈的開關，發現電已經回來，但其實並沒有什麼用，因為陽光早已佔滿了正個

房間。我癱坐在地上，看見昨天放在桌上的早餐已經不見，大概是大正受不了，

拿去丟了。我的視線往左移動，仔細的看了魚缸中的蝦子，牠們似乎散開了，不

再焦慮的聚集於黑色的海綿上端。我把照明燈打開，再一次搜索了整個魚缸，發

現有些蝦子仍然沒有動靜，停滯在魚缸底部的小碎石上。我有點疑惑，於是拿了

不銹鋼鑷子，伸進水裡試著去碰觸那些不動的蝦子，這才發覺，牠們好像死了。 

    真的死了。死了十幾隻，原本的一半。 

    我逐一將這些蝦子的屍體撈出來，走進浴室，將牠們倒進馬桶裡。我看見牠

們有的沉入了馬桶的底部，也有的就這樣輕輕的浮在水面上，但是牠們卻都一樣，

特別的透明。我按下沖水鈕，屍體隨即被旋轉的強力水流給淹沒。其實沖水的聲

音很大，大過外在的一切聲響，卻不知道為什麼，總覺得除此之外，我還能聽得

見牠們的聲音。那些被沖走的水晶蝦，像是在哭。 


